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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曆
年
最
令
人
難
解
的
現
象
，
就
是
有
人
避

年
了
。
避
，
說
到
底
都
是
負
面
行
動
，
避
債
避

難
這
個
避
字
才
用
得

，
不
是
說
過
年
是
中
國

人
傳
統
普
天
同
慶
的
大
日
子
，
迎
之
還
來
不
及

嗎
，
為
什
麼
要
避
？
難
道
這
年
真
是
神
話
中
猛

獸
，
非
避
不
可
。

更
有
趣
是
經
濟
富
裕
之
後
，
避
年
風
氣
才
流
行
起

來
，
而
且
還
是
中
產
階
級
的
玩
意
，
好
像
年
來
了
，

有
錢
旅
遊
消
費
，
才
對
得
起
自
己
，
大
人
以
為
是
身

份
象
徵
，
小
朋
友
就
免
不
了
以
小
人
之
心
嘀
咕
：
那

些
叔
伯
阿
姨
孤
寒
，
捨
不
得
派
利
是
，
不
想
過
年
碰

見
罷
了
。

倒
真
的
聽
過
已
婚
避
年
的
大
人
表
示
得
意
，
說
節

省
的
利
是
錢
足
夠
外
遊
旅
費
和
買
手
信
，
不
過
大
多

數
成
年
人
可
不
是
這
麼
想
，
尤
其
是
打
工
族
之
所
以

避
年
，
不
外
怕
煩
而
已
，
煩
什
麼
，
就
是
煩
在
世
俗

的
無
聊
應
酬
，
他
們
說
，
年
輕
時
過
年
還
有
新
鮮

感
，
踏
出
社
會
工
作
過
幾
年
，
賀
年
對
話
，
就
全
無

新
意
了
；
人
在
江
湖
，
面
對
語
言
無
味
不
同
志
趣
滿

座
似
友
非
友
的
團
拜
，
尤
其
悶
不
可
當
，
就
是
三
百

六
十
五
日
也
不
想
重
複
一
次
，
怎
及
得
飛
到
人
地
生
疏
的
地
方

逍
遙
自
在
！

避
年
熱
潮
，
就
是
這
樣
不
期
然
透
露
城
市
人
對
社
交
的
厭

倦
，
所
以
過
年
的
熱
鬧
場
面
，
始
終
只
有
習
慣
嘻
嘻
哈
哈
的
電

影
人
、
電
視
人
才
營
造
得
出
來
，
是
不
是
真
開
心
、
真
團
結
，

局
中
人
自
己
心
照
，
局
外
人
看
戲
就
是
。

以
為
老
人
家
喜
歡
小
輩
上
門
拜
年
，
也
不
過
想
當
然
，
有
年

大
年
初
一
我
們
幾
姊
妹
興
高
采
烈
上
門
探
過
一
個
獨
居
長
輩
，

老
人
家
正
在
精
神
奕
奕
打
牌
，
看
見
我
們
上
門
，
一
面
口
頭
招

呼
我
們
，
一
面
擔
心
吃
不
出
對
家
放
出
的
萬
子
而
精
神
恍
惚
，

弄
得
大
家
好
不
尷
尬
，
老
人
家
各
有
性
格
，
愛
清
靜
的
，
不
宜

騷
擾
；
太
活
躍
的
，
有
他
們
自
己
安
排
的
節
目
，
也
不
宜
騷

擾
。至

於
同
輩
嘛
，
交
情
越
深
反
而
越
不
在
乎
年
頭
見
面
，
大
家

早
有
默
契
，
過
年
日
子
就
騰
出
時
間
讓
對
方
應
酬
每
年
只
見
一

面
的
親
友
，
這
才
是
真
正
朋
友
。

百
家
廊

卞
允
斗

拜年不拜年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踏
入
蛇
年
，
今
天
是
農
曆
初
五
，
也
是
西

方
的
情
人
節
，
中
式
喜
慶
再
加
西
方
的
浪

漫
，
應
該
是
喜
上
加
喜
。
不
過
據
聞
有
不
少

女
士
抱
怨
，
因
為
初
五
尚
未
開
工
，
男
友
未

能
送
花
到
辦
公
室
，
讓
女
友
在
一
眾
同
事
面

前
炫
耀
一
番
，
花
店
的
生
意
亦
因
此
銳
減
。

情
人
節
的
起
源
相
信
大
家
都
聽
過
，
其
中
一
種

說
法
是
在
公
元
三
世
紀
，
羅
馬
基
於
戰
爭
的
考

慮
，
廢
除
了
婚
姻
承
諾
，
好
讓
男
士
都
可
以
無
牽

掛
地
上
戰
場
，
但
一
名
叫Sanctus

V
alentinus

的
神

父
沒
有
遵
照
這
個
旨
意
，
繼
續
為
相
愛
的
年
輕
人

舉
行
教
堂
婚
禮
。
事
件
被
告
發
，
神
父
最
終
被
絞

死
。
後
人
為
紀
念
這
位
為
愛
而
犧
牲
的
神
父
，
就

訂
立
了St.V

alentine's
D
ay

情
人
節
。

不
知
道
甚
麼
時
候
開
始
，
情
人
節
已
演
變
成
一

個
商
品
節
日
，
所
有
男
士
們
都
要
爭
相
購
買
昂
貴

的
名
牌
禮
物
來
送
給
女
友
；
要
訂
米
芝
蓮
六
星
級

的
餐
廳
或
酒
店
，
跟
女
友
共
進
浪
漫
的
燭
光
晚

餐
；
女
士
們
走
到
街
上
，
一
隻
手
當
然
要
被
男
友

拖

，
另
一
隻
手
則
需
要
捧

男
友
所
送
的
大
束

鮮
花
。
以
上
幾
項
只
要
稍
欠
一
樣
，
都
可
能
代
表
了
男
友
不

夠
愛
你
。

如
果
根
據
這
定
理
，
所
有
窮
等
人
家
都
一
定
不
夠
愛
其
女

友
。
那
當
然
吧
，
人
工
都
不
夠
養
家
，
哪
來
閒
錢
買
禮
物

呢
？
兩
個
人
就
算
真
的
拍
起
拖
來
，
到
將
來
談
婚
論
嫁
時
，

以
目
前
高
昂
的
樓
價
，
男
方
不
夠
錢
買
樓
及
擺
酒
結
婚
，
到

時
必
定
又
會
再
一
次
證
明
男
方
不
夠
愛
女
方
。
所
以
若
以
此

為
準
則
決
定
男
友
是
否
愛
你
的
女
士
，
最
好
還
是
選
個
有
錢

人
做
男
朋
友
。

有
錢
男
友
動
輒
贈
送H
erm

es

手
袋
給
女
友
作
為
禮
物
，
那

管
他
之
前
或
以
後
，
無
一
打
也
有
十
個
八
個
女
友
，
甚
至
是

已
有
家
室
的
人
士
。
即
使
無
法
正
式
入
宮
，
但
總
有
辦
法
令

他
更
愛
你
，
必
殺
技
就
是
替
他
生
孩
子
，
有
錢
人
家
近
年
都

習
慣
每
生
一
個
孩
子
都
有
重
賞
。
至
於
是
獎
金
還
是
獎
品
，

是
鑽
石
戒
指
還
是
豪
宅
單
位
，
就
是
視
乎
你
的
手
段
有
多
高

明
了
，
但
至
少
通
通
都
證
明
他
非
常
愛
你
。
唯
一
要
注
意
的

是
他
女
友
眾
多
，
必
須
慎
防
染
上
愛
滋
或
其
他
性
病
。
不

過
，
就
是
真
的
不
幸
染
上
了
，
男
方
也
必
然
會
一
同
中
招
，

以
其
家
財
絕
對
負
擔
得
起
專
科
醫
生
以
至
私
家
醫
院
高
昂
的

醫
療
費
用
，
這
又
證
明
了
他
有
多
愛
你
。

以
上
情
況
好
像
是
近
年
的
大
趨
勢
，
鹹
魚
白
菜
也
好
好
味

的
年
代
似
乎
已
變
得
過
時
老
土
。
不
知
道
在
西
方
社
會
，
這

個
節
日
有
否
同
樣
變
質
？
他
們
習
慣
在
這
天
寄
卡
片
或
送
禮

物
給
所
愛
的
人
，
並
且
不
限
於
情
人
，
父
母
、
兄
弟
姊
妹
、

朋
友
、
老
師
、
同
事
都
可
以
是
心
中
所
愛
。

我
認
識
一
班
朋
友
，
他
們
不
是
社
工
，
也
不
是
有
政
黨
背

景
的
人
士
，
但
他
們
會
經
常
到
深
水

探
訪
露
宿
者
，
每
次

還
自
掏
腰
包
到
社
區
小
店
，
購
買
一
些
食
品
贈
送
給
他
們
。

當
知
道
有
新
移
民
家
庭
有
所
欠
缺
時
，
他
們
又
會
四
出
張

羅
，
為
他
們
搜
集
一
些
二
手
家
電
及
衣
物
。
我
從
他
們
身
上

看
到
何
謂
﹁
愛
﹂，
甚
至
可
稱
之
為
﹁
博
愛
﹂
或
﹁
大
愛
﹂。

香
港
是
個
福
地
，
是
個
物
資
富
有
的
地
方
，
可
是
卻
變
成

了
甚
麼
都
以
金
錢
來
作
衡
量
，
不
論
對
父
母
的
愛
、
對
子
女

的
愛
、
對
男
女
朋
友
，
以
至
夫
婦
之
間
，
都
是
以
金
錢
來
衡

量
對
對
方
的
愛
有
多
深
。
或
許
到
了
一
天
，
我
們
也
變
得
一

無
所
有
的
時
候
，
才
會
再
一
次
感
受
到
真
正
的
愛
。

情人節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你
最
愛
的
是
誰
？

第
一
個
最
愛
的
是
小
孫
子
。
在

我
進
入
耄
耋
之
年
，
賜
給
我
一
個

天
真
活
潑
、
機
靈
乖
巧
、
面
目
清

秀
、
善
解
人
意
的
小
孫
子
，
怎
能

不
成
為
至
愛
？

第
二
個
是
我
的
大
女
兒
。
大
女
兒
是

我
年
輕
時
的
第
一
個
孩
子
，
天
真
活

潑
。
到
了
今
天
，
她
已
年
近
花
甲
，
又

是
十
分
孝
順
。
何
況
我
有
一
女
兩
男
。

女
兒
是
少
數
，
更
值
得
憐
愛
。

第
三
個
自
然
是
老
伴
了
。
結
婚
六
十

年
，
吵
架
也
六
十
年
。
夜
裡
燈
下
，
我

在
凝
視
小
孫
子
的
大
照
片
，
她
在
勤
力

地
為
小
孫
子
手
織
毛
衣
。
此
情
此
景
，

難
道
不
應
該
愛
護
她
？

你
最
喜
愛
的
歌
星
？

第
一
個
是
毛
阿
敏
。
她
的
一
曲
︽
思
念
︾，
繞
樑

三
日
，
至
今
歌
聲
仍
在
耳
邊
盤
旋
。
其
次
是
韓
紅
，

她
的
︽
天
路
︾
和
︽
青
藏
高
原
︾，
已
錄
入
我
的
手

機
中
。
她
那
高
吭
而
帶
點
草
原
地
區
蒼
涼
的
歌
聲
，

久
久
難
忘
。
再
次
是
劉
歡
，
她
和
毛
阿
敏
合
唱
全
運

會
的
會
歌
︽
又
見
彩
虹
︾，
他
的
︽
好
漢
歌
︾，
他
的

︽
九
曲
黃
河
一
壺
酒
︾，
都
是
百
聽
不
厭
的
好
歌
。

你
最
喜
愛
的
電
影
？

都
是
差
利
．
卓
別
靈
的
。
第
一
是
︽
摩
登
時

代
︾，
其
次
是
︽
大
獨
裁
者
︾，
再
次
是
︽
城
市
之

光
︾。
差
利
是
一
代
空
前
絕
後
的
喜
劇
大
師
。
他
不

是
諧
星
，
他
是
有
思
想
深
度
的
演
員
。
跟
隨
時
代
的

脈
搏
，
刻
劃
資
本
主
義
原
始
積
累
時
的
剝
削
本
質
，

揭
露
法
西
斯
主
義
狂
潮
中
的
希
特
勒
和
墨
索
里
尼
的

醜
態
，
站
在
潮
流
的
尖
端
，
為
善
良
的
人
們
呼
喊
。

你
最
欣
賞
的
小
說
？

第
一
是
張
天
翼
的
︽
大
林
和
小
林
︾、
︽
禿
禿
大

王
︾。
我
的
童
年
是
在
讀
張
天
翼
的
童
話
中
成
長

的
。
當
然
他
著
名
的
都
是
諷
刺
性
的
短
篇
︽
華
威
先

生
︾
和
︽
包
氏
父
子
︾。

其
次
是
︽
紅
樓
夢
︾，
這
是
中
國
最
著
名
的
古
典

小
說
，
而
且
由
此
興
起
文
學
派
的
﹁
紅
學
﹂。

再
次
是
魯
迅
的
︽
阿
Q
正
傳
︾。
﹁
阿
Q
﹂
已
經

成
為
流
行
的
代
名
詞
，
其
重
要
性
不
言
而
喻
。

最 愛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記
得
小
學
時
期
每
一
年
開
學
，
都
要

在
新
派
發
的
學
生
手
冊
上
填
寫
籍
貫
，

每
次
都
遵
母
親
吩
咐
，
填
上
﹁
廣
東
省

海
豐
縣
﹂，
那
時
還
不
了
解
何
謂
籍
貫
？

哪
處
是
廣
東
省
海
豐
縣
？

根
據
維
基
百
科
提
供
資
料
，
海
豐
縣
是
中

國
廣
東
省
汕
尾
市
轄
下
的
一
個
縣
，
位
於
廣

東
省
東
南
海
濱
，
處
在
惠
州
市
惠
東
縣
和
汕

尾
市
陸
豐
市
之
間
。
背
山
面
海
、
毗
鄰
港
澳

的
海
豐
，
總
面
積
一
千
七
百
五
十
平
方
公

里
，
全
縣
有
十
六
個
鎮
，
二
百
三
十
六
個
村

民
委
員
會
，
四
十
二
個
社
區
居
民
委
員
會
，

海
豐
縣
人
民
政
府
駐
地
設
在
海
城
鎮
。

李
前
輩
籍
貫
潮
州
，
據
他
說
海
豐
與
潮
州

是
毗
鄰
，
大
家
算
是
鄰
居
。
在
他
的
口
中
，

海
豐
是
一
個
充
滿
歷
史
背
景
、
飽
含
人
文
景

觀
的
好
地
方
，
最
重
要
的
：
海
豐
還
是
一
個

濱
海
縣
市
，
隨
時
隨
地
可
以
吃
到
新
鮮
美
味

的
海
鮮
！

第
一
次
隨

李
前
輩
踏
足
海
豐
，
沒
有
太

多
的
鄉
土
情
濃
感
覺
。
行
前
向
叔
伯
打
聽

過
，
已
過
世
的
父
親
在
五
歲
稚
齡
時
，
由
鄉

裡
的
親
屬
揹

逃
到
香
港
，
自
此
沒
有
再
回

過
鄉
，
接
受
西
方
教
育
長
大
的
父
親
，
早
已
聽
不
懂
、

也
說
不
了
鄉
里
方
言
！

李
前
輩
解
說
，
海
豐
縣
為
省
級
歷
史
文
化
名
城
，
也

是
革
命
老
區
。
中
國
第
一
個
蘇
維
埃
政
權
便
是
於
一
九

二
七
年
在
此
成
立
，
稱
作
﹁
海
陸
豐
蘇
維
埃
﹂。
多
個
中

國
近
代
的
歷
史
名
人
亦
是
籍
貫
海
豐
，
包
括
：
中
國
共

產
黨
早
期
領
導
人
、
農
民
運
動
領
袖
彭
湃
；
中
華
民
國

時
期
廣
東
軍
政
首
領
、
粵
系
軍
閥
，
中
國
致
公
黨
創
始

人
陳
炯
明
；
中
央
音
樂
學
院
首
任
院
長
、
小
提
琴
演
奏

家
馬
思
聰⋯

⋯

先
後
參
觀
了
這
幾
位
名
人
的
故
居
遺

跡
，
雖
未
至
於
人
材
輩
出
，
但
也
足
以
令
人
感
受
到
海

豐
有
其
獨
特
的
人
文
風
貌
。

海豐的人文風貌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古
往
今
來
，
飽
受
愛
情
折
磨

的
作
家
，
思
考
過
愛
情
的
哲

人
，
研
究
愛
情
的
學
者
，
說
過

有
關
愛
情
的
智
慧
話
語
，
可
謂

多
不
勝
數
。
但
是
，
愛

不
該

愛
的
人
，
不
該
愛
而
去
愛
的
人
，
以

及
被
愛
情
衝
昏
了
頭
腦
的
人
，
哪
一

個
會
聽
得
入
耳
？

智
者
說
，
要
想
避
免
一
見
鍾
情
，

就
要
對
愛
情
有
遠
見
。
但
是
，
當
愛

神
的
箭
在
面
對
心
儀
的
對
象
時
突
如

其
來
的
一
矢
中
的
，
哪
會
想
到
未

來
？
哪
會
想
到
原
來
要
結
婚
時
對
方

要
的
是
一
棟
樓
？
是
一
部
名
貴
跑

車
？
是
一
隻
五
卡
拉
的
鑽
石
戒
指
？

智
者
說
，
一
見
鍾
情
的
結
果
，
常

常
是
婚
後
一
見
就
討
厭
，
一
見
面
就

爭
吵
，
因
而
分
手
收
場
。
世
界
的
離

婚
率
愈
來
愈
高
，
是
否
愛
情
的
起
因

是
一
見
鍾
情
的
比
例
愈
來
愈
普
及
？

智
者
說
，
愛
情
是
非
常
特
殊
的
遊

戲
，
因
為
要
嘛
就
有
兩
個
贏
家
，
要

嘛
就
沒
有
贏
家
，
兩
個
都
是
輸
家
，

不
會
像
一
般
遊
戲
那
樣
，
有
贏
家
必
有
輸
家
。

但
是
，
玩
這
愛
情
遊
戲
的
人
，
從
不
會
想
到
輸

這
碼
事
，
只
會
想
像
兩
個
贏
家
從
此
過

幸
福

的
生
活
。

智
者
說
，
愛
情
不
只
是
盲
目
的
，
而
且
是
聾

的
，
是
啞
的
。
其
實
，
這
句
話
應
該
說
成
愛
情

最
初
是
盲
目
的
，
後
來
如
果
做
不
到
既
聾
且

啞
，
就
大
事
不
妙
了
。
因
為
不
管
愛
得
如
何
濃

烈
，
總
避
不
開
閒
言
閒
語
和
風
言
風
語
。
如
東

家
長
西
家
短
都
去
接
聽
，
而
不
相
信
自
己
的
愛

情
，
變
質
就
無
可
避
免
了
。

智
者
說
，
做
父
親
的
如
果
真
愛
他
的
兒
女
，

最
好
的
方
法
就
是
愛
他
們
的
母
親
。
真
的
，
多

少
青
少
年
的
心
智
成
長
出
現
不
平
衡
的
問
題
，

起
因
不
都
是
父
母
的
爭
吵
和
離
異
？

智
者
說
，
愛
情
令
人
迷
醉
，
婚
姻
讓
人
清

醒
。
可
惜
，
清
醒
的
時
候
，
已
經
是
悔
之
已
晚

的
時
候
。
所
以
，
談
戀
愛
之
前
，
確
實
需
要
三

思
。
但
誰
會
聽
這
樣
的
話
？

愛情智慧語
興 國

隨想
國

周
末
約
了
朋
友
在
太
和
站
見
面
，

到
上
水
站
轉
車
，
結
果
一
出
站
，
眼

前
的
人
山
人
海
使
我
愣
住
了
：
一
條

身
邊
放

大
包
小
包
行
李
的
人
龍
從

站
口
向
外
延
伸
，
很
長
很
長
。
而
在

這
條
長
龍
旁
邊
則
有
很
多
人
像
看
犯
人
般

圍
觀
，
只
見
一
個
個
排
隊
者
像
偷
雞
摸
狗

般
，
身
體
蜷
縮
一
角
，
用
衣
服
和
傘
子
遮

住
面
孔
，
害
怕
鏡
頭⋯

⋯

近
年
常
從
媒
體
看
到
有
關
﹁
水
貨
客
佔

領
上
水
站
﹂
新
聞
，
以
致
有
人
揮
出
米
字

旗
，
喊
出
﹁
光
復
上
水
﹂
的
口
號
，
引
起

爭
議
，
政
府
更
是
關
注
。
但
因
事
不
關

己
，
又
隔
了
一
層
，
沒
特
別
感
受
。
偶
爾

經
羅
湖
過
關
，
都
不
在
周
末
，
完
全
想
像

不
到
場
面
如
此
壯
觀
！

某
組
織
在
舉
辦
簽
名
和
抗
議
活
動
，
要

求
政
府
重
新
諮
詢
的
同
時
，
也
對
排
隊
的

水
貨
客
大
聲
喊
話
，
他
們
時
而
是
好
心
的
勸
諭
，
時

而
是
憤
怒
的
呼
喝
等
，
﹁
耳
不
忍
聞
﹂。

雖
然
高
呼
煽
動
性
口
號
和
採
取
激
烈
性
動
作
是
近

年
遊
行
示
威
活
動
的
慣
性
動
作
和
公
關
策
略
，
見
慣

不
怪
，
但
身
歷
其
境
，
尤
其
是
親
耳
聽
到
外
形
斯
文

的
年
輕
女
孩
以
教
訓
口
吻
說
﹁
這
裡
不
歡
迎
你
們
﹂，

甚
至
拉

大
旗
到
人
龍
前
指
手
痛
罵
時
，
我
真
的
很

難
接
受
。

圍
觀
者
分
成
兩
大
陣
營
，
一
度
爭
執
至
動
了
手

腳
。
我
在
現
場
問
了
一
些
人
，
包
括
本
港
居
民
和
內

地
一
般
遊
客
，
不
少
人
都
站
起
出
來
批
評
該
組
織
不

應
用
這
樣
的
語
言
污
辱
人
，
說
水
貨
客
也
是
人
，
都

是
為
了
討
生
活
，
有
位
路
過
的
女
士
更
說
得
聲
淚
俱

下
。我

忍
不
住
找
組
織
者
和
那
位
女
孩
子
說
，
無
論
如

何
都
不
應
用
這
樣
的
方
式
，
太
傷
害
別
人
自
尊
了
，

何
況
當
中
有
些
只
是
過
境
辦
年
貨
的
普
通
遊
客
。
意

外
的
是
，
私
下
的
他
們
其
實
態
度
很
友
善
，
說
並
非

不
認
中
國
人
，
只
是
覺
得
，
只
有
用
這
種
﹁
走
偏
鋒
﹂

方
式
，
才
引
起
社
會
關
注
，
逼
到
政
府
出
招
。

原
來
是
用
心
良
苦
。
當
我
回
家
重
看
用
手
機
拍
到

那
些
含
淚
的
激
動
表
情
和
吵
啞
之
聲
時
，
真
感
無

奈
：
家
園
和
同
胞
，
本
是
同
根
生
，
大
家
各
有
理

啊
。
看
兩
地
政
府
吧
！

上水站見聞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年，是中華民族傳統的節日。這個節日大都在
立春前後，故也叫做春節。
其實，年原來不是節日，是十分兇猛的怪物。

相傳很早以前，「年」這種怪物每逢冬末都來村
裡吃人。「年」的胃口很大，一群「年」一次可
吃掉上百隻虎豹熊羆和幾十個人。深冬季節，人
們都集中力量打「年」，一直到春暖花開，氣溫上
升，「年」才會自然消失。
後來，人們偶然發現「年」害怕火光、紅色和

爆竹聲。人們在「年」出沒時都要燃放爆竹、掛
紅燈籠、點燃火堆，嚇得「年」不敢來了。打
「年」的人們為了慶祝勝利，第二天凌晨紛紛起
來，吃餃子放鞭炮，而後相互作揖祝福，不受年
的侵害。晚輩們還給長輩磕頭，感謝他們保住了
自己的平安，長輩們拿出紅包給孩子作為平安
符。久而久之，便逐漸形成了大年初一作揖磕
頭，互相拜年，給孩子壓歲錢的習俗。
可是，「年」並不甘心就這樣絕種，牠又變成

了一隻九頭鳥，一到臘月三十晚上，就飛出來聞
飄出的肉香味。人們發現九頭鳥最怕燒柏樹葉的
煙味，人們就採集柏樹葉，製成香和燒紙，三十
晚上，家家戶戶都焚紙燒香，嚇得九頭鳥再也不
敢飛出來了。這才有了年三十晚上燒香的習俗，
一直流傳至今。
過年習俗源自何時很難考究，不過一般認為起

源於殷商時期的年頭歲末祭神祭祖活動。農曆的
歲首在辛亥革命之前稱為元旦，到了民國時期改
用陽曆紀念，把陰曆年叫春節。新中國成立，
「公元紀年法」將農曆正月初一定為春節，將公曆
一月一日定為元旦。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過年的習俗不盡相

同，卻蠻有一番風味。過了臘八就開始忙年，過
年整個流程有小年、三十、除一、破五、元宵、
二月二。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含義。這些時段都
以大年初一為核心，春節指的就是大年初一。
一般說來，過了小年才真正有了年味。北方臘

月二十三日為小年，稱「掃房」；南方臘月二十
四為小年，稱「撣塵」。過小年是祭祀灶王爺的節
日。灶王爺在夏朝就已經成了民間尊崇的大神，
被玉皇大帝下派到人間，「管人住宅。十二時
辰，善知人間之事。每月朔旦，記人造諸善惡及
其功德，錄其輕重，夜半奏上天曹，定
其簿書」。灶王爺每到小年就要回
天庭稟報人間見聞，給他送行
就是辭灶，焚紙燒香擺貢
品，就是請灶王爺「上天
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年三十也叫「歲除」，

三十晚上叫「除夕」。除
夕這天對華人來說是極為
重要的，是過年最忙的一
天。早飯後，女主人開始油
炸藕荷、扁豆、松肉，以備
上供用，還蒸上幾鍋熱騰騰的饃
饃。男主人打掃庭院，挑下滿滿的
一缸水，因為初一井王爺也過年；還要把
秫秸曬乾，除夕夜生火燒秫秸，煮餃子不能拉風
匣，怕驚擾了神靈。小孩子們把爆竹拿出來曬
曬，時不時地數 數，生怕丟失一掛。
中午就 肉湯吃饃饃，燃放炮竹慶祝一年的美

滿生活。下午的活最多，女人們包餃子，餃子分
肉餡和素餡兩種，肉餡代表日子肉肉頭頭，素餡
代表生活素素靜靜。細心的婆媳在包水餃時特意
放進一枚銀元，誰吃到就說明誰有福。男人們在
大門口貼對聯、插松枝，傍晚時分請老的，把已
故的老人不論年代遠近，都虔誠地請到家裡來過
年。請老的也有規矩，男人們拿 三炷香來到祖
墳前，唸唸有詞「老的少的都來家過年啦」。而
後，點燃香燭，轉身就向家裡走，不允許回頭，
更不喜歡小孩子在後面放爆仗。來到家門口，隨
手放上一根攔門棒，意思是把孤魂野鬼擋在門
外。把香插在懸掛中堂下方的香爐裡，燒上幾片

燒紙，擺放上貢品，磕四個頭就算把已故老少安
頓下了。
傍晚時分，男女老幼都集中在村裡大街上，在

離自己家最近的地方點燃乾草，俗稱「照庭」，大
概是祛除妖魔鬼怪吧，也許是祈福活動。此時，
男孩子們燃放爆竹，成掛的、二起腳、煙花、竄
天猴，誰家的花樣多說明家境富有。「照庭」完
畢就各回各家守歲，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嗑瓜
子、吃糖果、喝小酒，無論男女老少沒有人敢坐
正房的一對椅子，那是給已故老祖宗留的座位。

文革以前按老風俗，文革期間「破四
舊立四新」不講究老風俗了，改

革開放後興起了「春晚」，一
家人坐在一起欣賞「中央春
晚」。無論節目多麼精
彩，男女主人每隔一段
時間，給香爐添上三炷
香，燒上幾張燒紙。一
般說來，中堂擺一個大
香爐，堂屋外供奉天地
處擺一個，灶台下方擺一

個。
除夕夜，新年的鐘聲一響，

家家戶戶都搶年，誰家的爆竹響
得早，誰家就搶到年了。北方習慣吃餃

子，因為北方比較冷，吃餃子的寓意防止凍掉耳
朵。還有一個說法，餃子像大元寶，大富大貴之
意。南方吃湯圓，寓意團團圓圓。下餃子是大人
們的活，孩子們只等 吃，意思是孩子們伺候老
人一年啦，也讓他們歇歇。
年夜飯，無論相隔多遠，事業有多忙，人們總

希望回家過團圓年。若是回不了家，就寫封信或
捎口信，現在打個電話或發個電子郵件。隨 時
代的發展，興起了網絡視頻，就是在天涯海角，
也如同親臨一般。實在不能回家的人，家裡也總
是為他留一個位子，留一副碗筷，表示與他團
聚。
這年夜飯也叫「閤家歡」，是人們極為重視的家

庭宴會。俗話說得好，「打一千，罵一萬，三十
晚上吃頓飯」。吃餃子之前，大人率先給供奉的老
人磕頭，給香爐添上香和燒燒紙，每個門口都燒

紙。水餃端上桌，先供天供地供祖先。晚輩們給
老人磕頭拜年，老人們掏出紅包給孩童壓歲。
凌晨，各家各戶早早地打開大門，晚輩們陸陸

續續來拜年。首先給血緣近的長輩拜年，趴在鋪
氈的地上磕頭，還口中念叨 給爺爺拜年、給

奶奶拜年，但凡輩分和年齡比自己大的都依次磕
頭。小孩子們成群結隊的瞎起哄，拜年並不重
要，就圖撿拾沒有燃響的炮仗，也就是撿「呼
呼」。小頑童們很期盼過年，不光吃好的，還能穿
新衣裳，更吸引他們的是壓歲錢。放爆仗最有意
思，在小頑童心裡炮仗越多越好。
初一傍晚前，開始送老的，先在中堂前默默地

說「老的少的，年過完了，送你回到天堂去」。然
後，點燃三炷香走到祖墳，插香、燒紙、作揖、
磕頭。禮畢轉身回家，再拿 燒紙，到井旁、河
邊、道路燃紙祭拜，意思是各路神仙，給你送點
零花錢，保佑家人平安、年景豐收。
初二開始，走親訪友給長輩親戚拜年。初五，

俗稱破五，也叫做「趕五窮」。人們黎明起放鞭
炮、打掃衛生。鞭炮從每間房屋裡往外頭放，邊
放邊往門外走，說是將一切不吉利的東西、一切
妖魔鬼怪都轟將出去，離人們越遠越好。正月十
五鬧花燈、拌玩、耍龍燈、踩高蹺，盡情歡樂。
二月二龍抬頭，家家戶戶抄料豆、「蠍子爪」，傳
說吃了「蠍子爪」不挨蠍子螫。
過了二月二，年才算結束，「十里地不同鄉

俗」，各地有各地的過年風俗。年味兒自古至今經
久不息，二十世紀中葉，翻身得解放的人們，用
傳統的方式過年。現如今，人們生活富足，按照
從舊時代過來的老人們說：「如今日子天天像過
年」，故年味兒漸漸淡化。
年，是辭舊迎新的慶典。過年是民族歷史文化

長期積澱的凝聚，是華夏民族寶貴的精神文化遺
產，也是華夏文化邁向世界的一個堅實的腳印，
更是全球華人心中最牢固的情結。哪裡有華人，
哪裡肯定就有春節。再偏僻的小城，哪怕只有一
戶中國人，他們也會過春節，有些國家上世紀初
居住的華人，其子孫後代連中國話都不大會說
了，但每到春節，照樣會聚在一起包餃子過年。
年味兒，濃也好，淡也罷，與時代息息相關的是
「年年照過，春節長春」。

話說年味兒

■紅燈籠

高高掛。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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